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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影视

拦在校门口查红领巾的值周生、老师不在
就炸了锅的教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教导主
任……《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以下简
称《朱同》）的上映，唤醒了成年人沉睡多年的记
忆。画面中萦绕着熟悉的气息，如同影片中小
浣熊干脆面的烤肉味，溢出银幕，扑面而来。

影片之“好”：
对童年情绪的提炼

影片讲述了“差生”朱同的一天。上课迟
到、作文零分、撒谎被请家长，面对种种少年的
烦恼，朱同陷入巨大的压力之中，他比谁都渴望
今天能有件“好”事发生。家长期待“好”孩子，
学校期待“好”学生，但如何才算“好”呢？

在童年记忆中，“好”来自他者的肯定。“好”

对于朱同来说，意味着学习好、纪律好、体育好，
以及回家后能向家长带去什么“好”消息。什么
都好的同班同学刘诗瑶是“好”的活标本，是朱
同无可企及的目标。作为一个插班试读生，朱
同的愿望只是平平稳稳过完这一天，让家长安
心、老师放心。没承想，所有人都在为他操心。

写检查、参加广播体操比赛成为朱同的救
命稻草，假使能够在比赛上夺冠，假使能写出完
美的检查来避免老师“请家长”，他就离别人眼
中的“好”又更近了一步。为此，朱同以自己的
天真和乐观不断缝补着别人眼中的“缺陷”，努
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点。朱同召唤外星人
“收走”班主任，希望自己扔掉试卷的事情不要
败露；他使用分身术帮自己跑腿，希望快一点找
回遗失的英语书；他在校长面前“隐身”，希望能
够逃避大人的责难。

与朱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能够背诵马克 ·

吐温、熟读卡达耶夫的贺娜，她拥有一种超越年
龄的洒脱，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还有对写检查
深有研究的张秋，他对于父亲的暴力管教早已
习以为常，并谙熟“夹缝”中的生存之道。贺娜
教给朱同一个“快乐秘籍”——在手掌心写一个
“好”字就能获得好心情。而当朱同以为自己已
与贺娜成为朋友，高兴地向贺娜诉说自己取得
了广播操比赛的资格，贺娜却表现出对集体活
动毫不关心；朱同又将“好”字画在黑板报上，
却被教导主任评价为“手欠”，并勒令他把黑板
擦干净才能回家。这让朱同意识到，原来自己
心中的“好”并不能与他人达成共识。

此后，张秋将朱同带入“秘密基地”并将写
检查的诀窍传授给朱同。在朱同“学成归来”并
将写好的检查塞进老师办公室后，无数个“好”
字闪耀着金色的光向朱同涌来。这里的“好”是
朱同对自己努力的褒奖，也是“好”从他人肯定
向自我认同的转化。
“好”作为符号，凝练出一种校园生活中的

童年情绪，串联着朱同漫漫长日中的快乐与烦
恼，更如同一面镜子，投射进观众的童年记忆，
完成与观众的共情。

影片之好：
叙事的另一种思路

《朱同》区别于一般的类型片，不以核心事
件构架故事，仅仅展现一个三年级小学生“漫
长”的一天，呈现一种散文化叙事。这也呼应了
影片的原片名《漫漫长日》。这一“漫漫”正好符
合童年时期的时间感受——一天可以发生很多
事，好像永远也过不完。

与此同时，影片采用“三一律”结构，即故事
发生在同一天、同一个场景、同一个主题之中。
作为一种戏剧技巧，“三一律”使时空简练、节奏
紧凑、矛盾集中。这或许与作为编剧和导演的
王子川深耕多年的戏剧背景有关。也正因此，

观众在《朱同》散文化的叙事中被打散的注意
力，又被“三一律”悄悄拉了回来。

此外，影片对台词使用极为克制，更多以画
面进行叙事，例如用豆浆破袋表现膀胱告急的
场面、用裂变的画面表现被窦老师拍屁股的场
面等等，在意趣与戏谑中完成对童年心理的精
准描摹。

遗憾的是，《朱同》并未赢得票房的青睐。
就影片宣发物料来看，它锚定的是希望在打工
人压力下通过时光机短暂放松的成年人，但从
影片上映的档期来说，它又并未放弃亲子观影
的合家欢票房。在FIRST影展获得高度嘉奖
的《朱同》在回归大众视野之后，让熟悉和习惯
了强类型片审美的观众望而却步，让家长们在
评论区频频发问“是否适合孩子观看”。这一
方面让我们看到具有作者表达的作品在当前电
影市场中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在电
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国产优秀儿童片缺失的
现状。

但作为一部拍给大人看的儿童片，《朱同》
以童年叙事治愈成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儿
童电影的定义，提供了儿童片创作的另一种可能。

相较于《霹雳贝贝》的“霹雳”和《北京小妞》
的“神功”，《朱同》的超能力有些稀松平常，却又
显难能可贵。不少评论谈到，朱同超能力的丢
失来自社会的规训与成人法则的倾轧。站在当
代社会视角，这一观点不乏是对教育现状和儿
童成长问题的反思，但似乎也在不经意间流露
出成年人为自己的“普通”所寻求的一种慰藉和
出口。笔者认为，在朱同的超能力“丢失”后，当
他的外星人伙伴无法再解救他于水火之中，当
“鸟人小偷”不能再帮他扔掉36分的数学卷子，
他仍然保有“尽管我只是个‘一般人’，也要过好
这一天”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恰是长大后的朱
同们更加需要的。

值得庆幸的是，导演王子川并未丢失属于
他的超能力，或者他已经在他的创作中，将超能
力又找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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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必有一部大爆的仙侠剧”，这是观众对

国风仙侠题材类型剧的期待，也是反复被影视市

场证明的经验现实。追溯记忆，2005年开播的

《仙剑奇侠传》无疑是大家公认的当代仙侠剧的

源起和典型，20个年头中，《古剑奇谭》《花千骨》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烬如霜》《琉璃》

《苍兰诀》等等，都在历年的影视剧市场画上过浓

墨重彩的一笔。而近期收官的《与凤行》也以网

播、收视率数据和社交媒体热度，再次证明仙侠题

材的旺盛生命力和市场接受度。

与此同时，“仙侠已死”的讨论却也频频出

现。那么，梳理仙侠剧集的发展，解析它与时代、

观众的心理共鸣，挖掘它的独特审美风范，考量

它在中华文化和中国故事海外传播中的作用，就

成了一件非常值得做、也有益于我们理解和评判

仙侠题材文艺创作的事。

  年来仙侠剧：
从少年成长到轮回虐恋

仙侠剧从叙事传统言，追根于旧时的游仙

文学和侠义文学、近现代的通俗小说和电影，以

及庞大的当代网络小说都不为过。但作为新世

纪来中国独有的剧集类型，它又是新生的、独特

的——它是当代文娱消费的审美性和中国传统

文化想像的审美性的糅合，是当代人在“仙”与

“侠”的文化坐标中安排社群情感“私货”的容器，

也是“新中国风”意义上的国际国内文化传播的

新介质。

所以，仙侠剧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好、更流行、

更具普遍价值的商品，始终消化和创造着社会的

主流情绪和审美趣味，20年间基本呈现了两个段

落的生长样态。

首先，是2005年《仙剑奇侠传1》开辟的1.0

阶段。从游戏改编为影视，是这一阶段几部代表

作品的一致特点，且“侠义”之情是这一阶段仙侠

剧的基本情感。在李逍遥喊着“我要成为天下第

一的大侠”的回音中，观众完成了与新世纪仙侠

剧的初见——这部综合水准颇高、如今豆瓣评分

仍在9.1的精品剧集，其华丽的画面特效和动作

特技让“仙”变得触手可及，“侠义”之情则给了观

众轻松进入东方奇幻世界的入口。

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开幕式上

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呈现，带给国人惊艳与自豪

的同时，又迫切需要产生一批传统基因和当代审

美结合的作品，进一步释放大众汹涌的“家国天

下”的情怀。国产仙侠剧正好是这一情绪的承载

和反应者之一。

2009年、2012年先后推出的《仙剑奇侠传3》

和《轩辕剑天之痕》广受好评。这两部剧将平凡

少年在冒险中收获友情与爱情、为拯救苍生牺牲

自己的宏大叙事套路演绎成了经典。但《轩辕

剑》之后，仙侠剧几乎陷入停产。主要原因是

2012年前的仙侠剧均改编自单机游戏，内容来源

比较单一，IP储备少、消耗快。此外，仙侠剧集要

在“奇幻视效”和“古装”上重点投入，制作成本和

难度远高于其他类型剧集，在缺乏有观众基础的

IP的情况下，投资风险骤然升高，制作方望而却

步。无人敢拍，也就无戏可播。

但仙侠剧不可能昙花一现，回归势在必然。

2014年《古剑奇谭》的出现再次点燃观众的

追剧热情。一般认为，这部剧开启了“流量明星”

与“仙侠剧”结合的商业模式。

如果说《古剑奇谭》还在用单机游戏IP改编

和当红明星护航来打安全牌，次年播出的《花千

骨》则可谓是扣紧了时代的脉搏，真正开启了仙

侠剧的2.0时代。IP资源上它选择了网络小说作

为改编对象，挑选女频网文IP正是瞄准了“她经

济”，在受众定位上更为精准；其次，它根据目标

受众的流行风向调整了仙侠剧的叙事，将主题从

宏大色彩的拯救苍生，聚焦为个人情感体验，着

重刻画“虐恋”情节；再次，《花千骨》用一部剧调

转了仙侠剧自出现以来惯用的“大男主”叙事视

角，开辟了仙侠剧“大女主”叙事的先河。

此后的一些爆款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

蜜沉沉烬如霜》等，就是在不断强化《花千骨》带

来的种种改变的同时，加入了“轮回转世”等新元

素，让角色以不同身份在人间、仙界、魔族等场景

中“将爱情进行到底”。2020年播出的《琉璃》更

是打造了一场“十生十世”的浪漫盛宴，可谓是虐

恋巅峰。

仙侠剧在这样的叙事套路下将爱情反复提

纯，强调忠贞专一的独家爱意，刻画着为爱情牺

牲奉献的角色们。这种风尚甚至影响了相对少

数的男频网文改编的仙侠剧，《青云志》（原著《诛

仙》）和《雪中悍刀行》就被人指出，过于加重感情

戏份的描写，损伤了原著IP清新刚健的气质。

仙侠变仙恋，仙骨化柔情，这是仙侠剧1.0到

2.0时代内容上最大的变量。整个仙侠剧的2.0

时代，其内容来源虽以网络文学为多，但也有基

于原创剧本，或来自游戏、漫画等多重媒介的，可

为何在影视化改编时都采用了虐恋的叙事模

式？这既有女频网文市场和接受方面的影响，也

有改编成本的原因——换言之，它是商业叙事和

受众接受两个维度上得出的最大公约数。所以

仙侠剧2.0时代的问题也随之凸显，虐恋化的通

行叙事模式不仅会抹平IP原著中的丰富内涵，也

会压缩女性角色的塑造空间。

此种模式下，女主角通常以被拯救者、原地

等待者、辅助者的形象出现，偏离了最初的“大女

主”方向。即便是拥有个人追求的角色，如《仙剑

4》中的韩菱纱，在遇到男主后便失去了独立人格

意义，成为帮助、见证男主成长的辅助人物。女

性角色翻身的关键也大都在于出生血统是否高

贵，如《三生三世》中凡人素素成为太子夜华的妻

子后，在天庭得不到承认，转世后元神以青丘上神

白浅回归，便得众人跪拜。在人们呼吁建立多元

价值观的今天，这样的创作已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文化消费的潮流渐渐位移。仙侠

剧需要一部剧集，扫除往日颓唐，开启3.0时代。

探索情感共同体：
仙侠剧的国内进展与国际传播

由九鹭非香同名网文改编的《与凤行》，角色

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采取了与此前仙侠剧全

然不同的策略。

最明显的是加强了女性角色的主动性。剧

中展现了女主人公沈璃如何率兵守护灵界子民，

面对男主人公从凡人到上古神的身份变化，她也

直接道“我爱的是凡人行云，不管他此前是谁此

后是谁”。这样的沈璃在事业上独当一面、爱情

中人格完整，从而也将男性角色的性格从清冷、

强大和霸道的固有套路中解脱了出来。

男女设定的改变也让仙侠剧的两性关系有

了全新可能。《与凤行》中强大的女将军可以和病

弱凡人行止相爱。虽不能免俗要让行云拥有一

重“世间唯一的上古神”的真实身份，但他面对感

情时摇摆不定，“虚弱的人格”暴露无遗，最终沈

璃葬身东海时，行止才甘愿忤逆天道，坦然面对

自己的爱意。实力上，女将军与上古神旗鼓相

当，在情感方面，也是女性引导男性成长。这样

的改动呈现出了观众喜闻乐见的“男女双强”。

除主角外，《与凤行》还塑造了金娘子和慕子淳这

一对同样由女方主导的两性关系，可以看出创作

者是有意在颠覆传统的两性情感模式。

同时，《与凤行》还以“家国情怀”为故事主

线，创作了沈璃为保护子民与魑魅对抗，原本不

合的仙灵两界为守护众生携手同行等诸多情

节。2023年的《仙剑4》虽然也有拯救苍生的戏

码，遗憾的是，这些情节更像是为男女主人公的

爱情增加佐料。《仙剑4》大量篇幅在讲述男主云

天河如何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人物的主要活动

场景也是在修仙门派和各类秘境之中，全无苍生

的踪影，又何谈拯救呢？

《与凤行》继承了仙侠剧1.0时代的侠义精神

和宏大叙事的优点，也避免了2.0时代过分强调

虐恋和角色扁平的问题，展示了女性力量和平等

的两性关系，并且传达出独立、自强、善良的正向

价值观，这也是未来国产仙侠剧发展的新方向。

不妨大胆预判，仙侠剧3.0时代将由此拉开帷幕。

仙侠剧浮沉20年，故事从少年成长到轮回虐

恋再到强调女性力量，这中间最能画出的其实是

受众群落的文化和情绪价值变迁。通俗的、流行

的文艺作品是强消费属性的产品，便需沉淀和折

射大众情感的周期性变化浪潮，社会、社群特别

是仙侠剧主要受众的思想、价值、情感与仙侠剧

的生产、发展、传播正可谓互为成就。此外，仙侠

剧的古装形式即其服化道成为愈来愈自信的中

华审美风尚的又一聚焦，它着重体现了精品剧的

外观表征并呼应着当下国风审美的流行，表里之

间增进了仙侠剧的感染力和东方审美辨识度。

浸润在这样仙侠包装下的情感表达和审美

传达也是传播中的“硬通货”。2018年播出的《香

蜜沉沉烬如霜》在当时国内视频网站尚未开展海

外业务时，就在YouTube上掀起了一阵reaction

（反应）狂潮。《与凤行》更是在海内外十六个国家

和地区同时播出，韩国MOA网站还为主演赵丽

颖设立了剧集专栏。

有趣的是，仙侠剧不仅能打动东南亚、日韩

等与我们地缘较近的观众，也能触及欧美观众的

内心，这与中国网络文学和东方文化在欧美的热

度也有关联。网络文学先在海外开辟市场，奠定

了审美基础，随后以网文IP改编的仙侠剧再度进

入，那些神秘独特的东方韵味成了海外爱好者们

确认身份的暗号。近年来，影视剧产业高度发达

的韩国也在尝试拍摄仙侠题材剧集，但效果极

差。这也说明，仅靠技术无法复制中国仙侠剧的

成功，仙侠文化内涵以及时代共情、故事共情才

是关键。

在此意义上，以仙侠作为独特文化和故事渠

道，交流沟通世界范围内人类情感模式的共通

性、共同体，用心制作国际级仙侠影视，依然是传

播和审美上大有可为的当代文化拓进。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
学院）

当代情感观照下的仙侠叙事经纬
一种仙侠剧，人间晴雨表

夏烈 段佳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展现了一个三年级小学生“漫长”的一天，呈现一种散文化叙事。

▲2005年《仙剑奇侠传1》开启了仙侠剧的1.0阶段。

 近期圆满收官的《与凤行》再次证明仙侠题材的旺

盛生命力和市场接受度。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让角色以不同身份在人间、

仙界、魔族等场景中“将爱情进行到底”。


